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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与成人文学没有本质上的区
别，但是，文学界往往人为地将两者区分开来，不外乎
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偏见，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等
而下之，不能相提并论；二是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单
列门类，便于分析研究。我这里所说的儿童文学指第
二种，也是为了方便谈论。

成人文学界曾经抛出过这样一个关键词“文学回
归本位”，承认文学经过热闹、萧条、失落、挣扎等令人
伤心的过程之后，终于回到文学的原点——从现象回
归本质，从主流滑向边缘，从喧嚣走向平静。说实话，
何止平静，而是寂静，几乎被人遗忘。金钱至上的社
会，读书者寥寥无几，年产上千部长篇小说，只能说明
印刷术更加高速快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写书者成
为自娱自乐的高级玩家，文学真正回到了起点，它原本就是文人的一种发
泄。

然而，相对于成人文学，当前的儿童文学却出现异常繁荣的景象。童书
种类成几何性增长，出版总量所占市场份额不断攀升，特殊个体的图书销
量突过千万册。以至非专业出版社纷纷进军儿童文学图书市场，力争在商
战中多抢一杯羹。儿童文学为何如此繁荣？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里我不
想深入讨论，我想说的是面对当前儿童文学的现状，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怎
么办？

保持头脑冷静，把握文学规律。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应当遵循文学
本身的规律，不仅在语言、情致、意境、内涵等方面不懈追求，重要的是在文
学气象上有所创建，儿童文学也能做出大文章，同样可以写出气象万千、内
涵丰富、百读不厌的作品。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儿童文学作家正在背离
或放弃文学的基本规律，趋于人为的低矮化、简单化、游戏化。甚至迷信“游
戏精神”，提倡不要主题、游戏至上，其实质就是放弃责任，一味迎合孩子的
口味，结果造成作品主题含糊、内容空泛、语言粗劣、了无情趣、品位低下，
反而失去读者。

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身规律，有高潮就
有低谷，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高处。童书市场异常火爆的背后可能潜藏着一
个巨大的冰窟，而粗制滥造正是冰窟的祸源和催化剂，势必导致难以预料
的灾难和后果。

坚守固有阵地，突出文学个性。面对异常繁荣的童书市场，成人文学作
家情感十分复杂，唉声叹气，冷嘲热讽，甚为不快。而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则
迷失了方向，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盲目跟风，哪里热闹往哪凑。童话冷落了，
马上放弃，改弦更张。乡土小说不时髦了，全都进军城市。校园小说火了，立
即编造校园故事。绘本畅销了，立即忙着做绘本。动漫大赚钱，削尖脑袋往
里挤。举国上下，相互模仿，自我复制，抄袭成风。检查一下童书市场，不需
要看内容，扫一眼书名就能发现成群的双胞胎和多胞胎。

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将聪明才智全用在模仿和抄袭上，虽然换
来一点可怜的钞票，失去的却是立场、个性和自我。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
道《叙小修诗》云：“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
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抄袭和模仿永远没有
出路，失去个性的作品虽欲存焉而不能，结果只是浪费才华，不仅对个人无
益，而且对社会贻害无穷。

不断充实自己，抒写大块文章。肚子里只有一碗水，再大的本事也倒不
出一缸来，肚子里全是清水，无论如何也倒不出干货。煎饼永远大不出煎
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明人李日华说：“子瞻雄才大略，终日读书，终日论
道，论天下事；元章终日弄奇石古物，与可亦博雅嗜古，工作篆隶，非区区习
绘者，只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灵秀百物之妙，乘其激兀恣肆
时，感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此言虽为
论画语，同样适用于文学。

博古通今，融会贯通，探索自然社会规律，关心国家大事，搏击时代浪
潮，胸怀人类未来，放眼世界全球。如此才能胸次高朗，下笔如有神助，抒写
大块文章。

珍惜这片净土
□杨老黑

基于常理，基于常情
□刘 颋

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门类的
细分和体裁的细分都充分显示，儿童文学
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儿童文学这个概
念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儿
童文学理念的现代化发展促成了今天儿童
文学百花齐放、满园芳菲的怡人景象。不
过，在热闹异常的儿童文学世界里，有一
些属于文学本质性的东西似乎正在被淡
忘，被搁置，被忽略。

尊重常理就是尊重儿童
女儿有睡前阅读的习惯。4 岁时有一天

我给她讲了一个童话《七色围巾》，大意是有
一对长颈鹿兄弟得到了一条七色围巾。哥哥
和弟弟都想独自得到那条围巾，于是他们俩
开始争抢。他们争抢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小
动物都不和他们玩了，于是哥哥弟弟和好
了。讲到这儿，女儿问：妈妈，他们的嘴里都
叼着围巾了，还怎么说话呀？以4岁孩子的经
验，她并不知道长颈鹿是天生不能发声的。
她问题指向的是“嘴里叼着东西还怎么说
话”这样一个生活中的常识问题。这个童话
的教育意义和它的用心良苦自不必多说，从
孩子的这一问，我想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中
的常理问题。

常理，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类似于
哲学中的绝对真理。对于成人而言它已经
成为日常行为准则的一部分，不需证明，
不需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儿童
文学尤其是低幼文学，因其接受对象的特
殊性，决定了它其实恰恰是一门证明公
理、阐释绝对真理的学科。在儿童文学
中，更为具体更为现实的，是要求作者对
生活常识和常理进行准确的审美阐释。儿
童文学作家通过自己的审美劳动，以艺术
形象的塑造、生动可感的形式，为孩子们
开启未来世界的大门，为他们打开通向真
实、通往真相、通往真理的道路，这是儿
童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特殊使命和
特殊任务。相对于成人的经验世界，儿童
的世界更多是想象性的，从这个角度而

言，儿童文学对于真理性问题的阐释带给
孩子的收获，丝毫不亚于他们从学校课本
上得到的知识。

儿童文学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有趣的故
事、具象的形象塑造来解答一个抽象的真
理性问题，比之课本上的技术性的机械解
答，儿童文学具有更为强大的张力和渗透
性。很多的家长都遭遇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动物又是从哪里来
的？人为什么会死？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
有不同的真理性问题等待着成人世界给他
们答案。而且由于儿童对成人世界天然的
依赖性，成人世界给出的解释和答案往往
具有绝对权威，甚至会影响到孩子一生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儿
童文学才会比成人文学更需要打牢常识和
常理的基础，更需要从常识和常理出发。
孩子辨别真伪的能力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成功的儿童文学应该是有助于他们这个过
程的顺利发展的，是他们成长的需要。可
以想见，随着孩子分辨能力的增强，有违
常理和常识的作品，又怎么能逃脱被他们

“遗弃”的命运？遗憾的是，在我的阅读经
验里，类似这样的常识性问题、常识性逻
辑问题并不少见。

我们常常说，要注意作品的真实性，
这个真实性是生活常识性认识的真实和哲
学抽象逻辑上的真实。生活技术性常识的
真实，是哲学逻辑真实的前提和基础。尊
重生活常识性的真实，才能导向哲学逻辑
上的真实。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看
待世间万物，往往是从本质出发，从事物
的内在联系内在逻辑出发。对于真相，他
们有着比成人更为敏锐的感知。比如海水
为什么是咸的？为什么河里的水和雨水不
咸？人为什么会死？这并不单单是孩子的
好奇心的表现，而是孩子对世界万事万物
真理性的渴望。

曾经有文章说，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
代。我们的儿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混
乱、认知混乱、标准混乱的时代。常识性的混
乱直接影响的，将是孩子一生的行为准则和
道德标准。作家如何把握常理，往往是一部
作品成功的基石。说到底，依然关涉的是作

家和生活的关系，作家理解生活、观察生活
的关系。有生活积淀，有经验性的积累，通过
文学审美的想象性创造对经验进行升华和
提升，如此，才有可能创作出生活根基扎实
牢靠的作品。是否充分尊重儿童，尊重儿童
的思想、情感和判断，往往会影响到作品中
的儿童观。以杨红樱为例，马小跳之所以受
到欢迎，是因为集中在马小跳身上诸多的孩
子的情感需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对校
园生活的想象，对老师的想象。放下审美提
升和道德引导不说，单从尊重孩子的情感上
说，杨红樱的成功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一
个美好的新世界也必须从一笔一画开始。当
下的儿童文学，太需要这种低到生活的尘埃
里打地基的态度了，空中楼阁、七宝楼台终
究是经不起实实在在的风雨的。因此，儿童
文学在今天，更需意识到常识和常理在儿童
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发挥自身艺术表现力
的优长，承担起保护常识、保护常理的重担。
为儿童甄别出一个真的世界，应该是今天儿
童文学的题中之义。如果证伪没有时间和精
力，那么存真总是可行的。

尊重常情就是守护孩子向善的天性
女儿小时候听我讲 《小蝌蚪找妈妈》

时，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小
蝌蚪的爸爸哪里去了？第二个问题是，小
青蛙的妈妈既然生下了他们，为什么又不
管他们了？ 这里面就隐含着儿童的两种需
要：安全需要和情感需要。作为成人的我
们，可以依靠着我们的强大把小蝌蚪一路
找妈妈的过程理解为一个温馨的向着母爱
出发的过程，对于天然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来说，它首先制造了一个亲情、母爱、安
全缺乏的前提，幼小的生命是在对母爱的
渴望、亲情的渴望下成长起来的，蕴涵的
是对母爱、亲情的焦虑。

这个童话故事的经典性已经不用怀
疑，我们、还有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听着
这个故事长大的。这就更说明，对于孩子
的正常的情感需要，几代人都重视不够甚
至是漠视。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成人们
还没找到通往孩子情感世界的路口。儿童
的情感是单纯而脆弱的，是既简单又深刻

的。不是说儿童的情感不能接受悲剧，安
徒生的童话几乎都是悲剧性结尾，但悲剧
性结尾的情感色调是明亮的，情感是向着
善和美的升华。他笔下的奉献和离去是为
了建构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未来，是升
华和提升，是为了未来的美好。

现在常说尊重孩子。满足他们不同的
物质需求或者精神需求，光是满足、迎合
是不行的。与其说尊重孩子，倒不如说尊
重孩子正常的情感需要更为准确。“人之
初，性本善”，趋向善良和美好其实是孩子
的天性。善良和美好，也是儿童文学的两
个主题词。如何守护住这种可贵的天性，
是儿童文学的又一重任。儿童文学一如所
有的文学门类一样，可以负载很多的意
义、目的，可以有着很崇高的艺术追求和
美学理想；但作为儿童文学来说，所有的
这些意义和目的如果没有对孩子情感需要
的尊重和理解，也就没有了通向孩子心灵
的桥梁。《小王子》《夏洛的网》《稻草人》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安徒生童话、格林
童话、葛翠琳的童话和汤素兰的童话，无
论是来源于民间传说的还是原创的，无论
是外国的经典童话还是本土的原创童话，
美好和善良始终是它们共同的主题。在这
些作品里，作家共同的追求是为儿童营造
一个通向善良和美好的情感通道。

儿童的世界里保留着人类童年的良善
和美好，而童话又是这种人类永恒品质最集
中表现的所在。当然不能要求童话一成不
变，无论形式还是表现手法或主体追求；但
童话如果放弃了对人类永恒情感的表现和
坚守，也就意味着它放弃了自己赖以存在的
根本。童话的这种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也
是儿童文学其他门类的共同追求，只不过在
童话中得到最为集中的表现而已。

儿童文学可以快乐，可以悲伤，可以
沉重，可以晦涩，但儿童文学表达的情感
应该是明亮的、引人向上的；儿童文学可
以表现挫折、失败，可以表现痛苦、悲
伤，可以表现离别、死亡，但不能而以表
现这一切为最终目的。儿童的情感世界是
开放性的、发展中的，相对成人而言他们
拥有更多的未来，拥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
可塑性，也拥有更多的挑战和对挑战的渴
望；因此，儿童文学更应该把握儿童情感
需求的开放性特征，在表现失败、痛苦和
死亡的同时，塑造出一个通向未来的情感
通道，一个充满希望、善良和美好的精神
未来。惟其如此，儿童文学才有可能为孩
子的情感世界守住一片明丽的蓝天。

“好玩儿”：
形式、现场
与慢写作

□萧 萍

假如我们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放在一起
衡量看谁重要，儿童文学肯定会被看轻了，人们
一定会觉得成人文学更重要。假如我们换个角
度来看，文学对儿童重要还是对成人重要？这样
一想就会发现，文学对成人来说更像是生活当
中的一份佐料，有则好没有就算，不是必需品，
但文学对儿童而言就不同了，它事关儿童健康
成长，儿童不仅在课堂上读，在课外也要读，是
成长当中必需的营养食粮。

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理解儿童文学习惯
停留于表面化或片面性，如认为儿童文学不过
是些简单浅显的文字，或者过分强调儿童文学
的教育功能，或者特别强调儿童文学中“爱”和

“幻想”的作用，以至于始终有人认为儿童文学
不过是门低级文学，是门不需要“很文学”的文
学，甚至认为儿童文学根本不是文学。毫无疑
问，文学历来有其深沉的一面，文学在本质上除
了有艺术性的一面，还有思想性的一面，文学中
饱含的反思和忧患意识，以及它那与邪恶、黑
暗、落后、龌龊势不两立的特质，都表明了它既
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严肃的、深刻
的。所以有人得出儿童文学不是文学，或不需要

“很文学”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就那么弱吗？
儿童文学泛指适合于 18 岁以前阅读的文

学，而实际上儿童文学的读者有从 0 岁到 18 岁
年龄跨度的事实，存在不同年龄阶段适合或偏
好某文学体裁的特点，并随年龄逐渐增大而阅
读的偏好有所不同，如 0 至 6 岁适合阅读绘本、
童诗、童话等，称为幼儿文学阶段；7 至 12 岁偏
好阅读童话、寓言、连环画、童话体小说等，称为
少儿文学阶段；13 至 18 岁偏好阅读奇幻童话、
奇幻小说、校园小说、言情小说等，称为准青年
文学阶段。儿童文学还存在体裁多样性的特点，
成人文学有的它有，成人文学没有的它也有。

一个 7岁以前的儿童，可能读不了成人文
学名著，他们最常接触的是作家为他们写的启
蒙类、幻想类等文学作品。但一个小孩到了 7
岁以后，其情形恐怕就很不一样了。小孩到了
7岁以后，就要到学校去了，这时候除了上课
学习科学知识以外，也开始接触除家庭亲戚以
外的人群了，有了同学，交了朋友，接触事情
事物也多了，可以说开始踏入社会了。小孩从
7岁到17岁，从小学到中学尤其是小学，是夯
实科学知识的基础时期，也是开始认识社会，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确立的关
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少儿除了在课堂上接触到
文科书籍，还在课外接触到大量的文学书籍，
文学作品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性格形成及审美
价值取向。但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心
智、思想等不是很成熟，认知能力、鉴赏能力
等有待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也不是很强，加之
教科书学习任务繁重，如果大人们不分青红皂
白给这一年龄段的小孩阅读成人们以为经典的

厚重的文学作品，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儿童适读的文学作品，既不能降低
文学审美标准，也不能像写成人文学那样的随
心所欲，因此也就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要求
一点也不能低，它实质要求儿童文学创作者不
但要有思想高度，行文上还要有拨冗去繁、以一
当万的本领。结构简洁，文字凝练，深入浅出，甚
至达到老少皆宜的境地。从这点来看，儿童文学
的文学性要求不比成人文学低，儿童文学创作
难度也不见得比成人文学小，它甚至需要更高
明的作家。

儿童文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它体裁的多
样性。由于儿童文学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需求不
同，读者对文学体裁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因此就
有了文体多样性的一面。儿童文学文体的多样
性是由儿童文学的内涵所决定的。儿童文学讲
童心、说童话、叙童事，贴近少年儿童生活，投其
所好，并顾及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形式多种多
样，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儿童文学文体多
样化对儿童文学作者来说是个考验，也是个挑
战，事实上很多作家都具有驾驭多种体裁创作
的本领。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个儿童文学作
者都必须掌握多文体写作的本领，一个作家只
要掌握一种文体写作方法就可以永远写下去，
但对儿童文学作者来说，能掌握多种文体特征
及其写作，不但更利于增强作品表现力，也便于
表现各种不同类型题材，作品面对的读者就会
更广泛。如老作家严文井就是个善于运用各种
文体创作儿童文学的大家，他用散文诗手法创
作的《小溪流的歌》，用童话方式创作的《蚯蚓和
蜜蜂的故事》，用寓言创作的《习惯》等，深受少
儿喜爱，广为流传。

儿童文学体裁多样化的特点还体现在各种
文体可以相互渗透。体裁的这种相互渗透可以
丰富作品内涵，增强表现力。如童话的特点是奇
幻性，寓言的特征是哲理性和训喻功能，两者相
加一起，作品就包含了感性的想象和理性的启
迪。安徒生的不少作品堪称童话和寓言相互渗
透的典范，如《丑小鸭》从童话体角度看是丑小
鸭逐渐成长蜕变为白天鹅的故事，从寓言体角
度看是丑小鸭本来就是只白天鹅，是世俗眼光
把他看成了个丑小鸭。

纵观儿童文学，童话仍是少儿读者们偏爱的
体裁，几乎贯穿未成年人整个成长过程。所幸经
过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儿童文学围绕童
话的各种新文体不断产生，出现了如幼儿时期适
读的图体童话、诗体童话，少儿时期适读的散文
体童话、寓言体童话，准青年期适读的奇幻体神
话、奇幻体小说等。今天的儿童文学，不仅是只说
说小孩儿话了，它承载了更多内容。

我们先来看“形式”。我一直把它看成是儿童文学
里最好玩儿的要素之一。换句话说，儿童文学的形式有
时候是等同于儿童文学内容的，因为那种津津有味的
游戏感，颠覆、切割、重组以及循环往复，就像是儿童们
玩得兴致勃勃的沙地、橡皮泥抑或调色板，根本就不需
要标榜所谓“实验性”，它就是儿童的生活状态和内心
世界，难怪 J.K.罗琳感慨“罗迪·多伊尔绝对是个天
才”，那本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罗佛拯救了圣诞
节》，让文字轻易变成想象和魔术的炸弹，又如同特兰
斯特罗默所描述的“落在内部的倾盆大雨”，是那么恣
意酣畅，狂放不羁。

因为好玩儿和兴趣，近年来我惟一专注的写作是
《儿童时代》的专栏《沐阳上学记》，这个作品的主人公
是 9 岁的儿子李沐阳，我的“形式主义”的专栏已伴随
这个三年级男生 3 年时光，每月 3000 多字匀速前
进——而这也是被我自己称之为最认真也最快乐、最
轻松也最焦虑、最心无旁骛却也最忧心忡忡的一次写
作——它是儿童诗歌、原生态小说与一个妈妈的教育
手记的超文本链接，是以口语游戏，儿歌、合唱、田野调
查、身体扮演、信手涂鸦、现场讲述、舞台间离甚至是电
影蒙太奇、地方戏曲的形式，展现一个孩子的生活现
实。它在结构上确实是有点儿奇特和与众不同，而且毫
无疑问，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读物或者儿童教
育类书籍有很大区别，且并不是它们两者的简单拼合，
其中蕴含的个人化和民间性是兴之所至的。对于传统
写作方式，它们是另类的，但它们是真诚的，这种写作
方式和过程很是愉快、好玩儿，就好比是一种暂时的自
我逃逸方式——“let’s play a hooky today”（让我们逃
学吧），是用一种颠覆性的手法和空间形式替代原有的
规范和程序，对我个人来说相当有意思也相当有意义
的一幕或许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现场”。前年的春天，班
马在浙师大我个人的儿童诗研讨会上有个长长的讲
演，其中一句问话让我印象深刻：“在这个多媒体的时
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将诗歌的这种词
语、现场以及仪式感重新复兴？”

这真是一语中的。班马作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
国当代儿童文学先锋，他谈到的儿童文学发展的“综
艺”化 （注：非片面理解的娱乐化的综艺形式），那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是不是代表了未来某种文学的发展
方向？而当他说到“集体扮演”，说到儿童文学的

“现场仪式感”，我想，它们的确深深击中了我自己。
这些让我怦然心动的词汇，也是近年来似乎离我最近
的生活与词汇，拙朴的，喜感的，引人入胜的，狂欢
的——“现场”。

“现场”这个词是多么鲜活多汁，对于彼得·布鲁克
来说那或许就是永生的“空的空间”，包含无穷尽的可
能和假设、虚拟和想象，同时那里是现实的表情、梦幻
和身体感觉，是好玩中的好玩——这也是我近年在小
学进行的戏剧与儿童文学沙龙实验的收获之一，以欧
美“教育戏剧”和创造性戏剧的观念为主导，在现场和
孩子们一起即兴创作和表演，和他们一起找到诠释与
释放自己的动作、趣味、诗意与想象力，而这一切原本
都是被静止地安放在文字中间的。

这学期有一些课是根据我的叙事长诗《蚂蚁恰恰
进行曲》改编的戏剧小品，孩子们进行现场的分组讨
论、商量和设计角色，不要说蚂蚁，连一棵梧桐树的站
立和发抖、一把吉他的发音都会有无穷尽的表现可能，
让人忍俊不禁，而至于那个跛腿瓢虫的101种跛法，那
个演蜗牛的孩子，穿上带蜗牛壳的服装，简直慢到连自
己都快睡着了……“现场”似乎总是有无边的快乐在等
待想象和创造来点燃。于是，单纯的儿童戏剧观念被解
放了，我们都回到身体和词语之间的最本能的感觉和
互动，艺术形式之间的呼应和转换也更为开放和多元
化——当然，这个渠道的打开是需要花工夫的，这工夫
就是要肯花笨的力气去慢慢领悟和实践。这个“慢”，就
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词语。

“慢写作”，可以说是我这两年的写作和生活的核
心词语。最初是自己刻意推掉一些出版邀约和命题的
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然放缓的节奏——对我来说一
年匀速地写 5 万字左右的作品是适合并且享受的，写
作的快慢其实都是我们自身的感觉，就像幸福感一样，
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同歌德
对雨果的指责，他在《歌德谈话录》对雨果的大量快速
的写作提出过质疑。不过，对我而言，我会向老雨果致
敬，为他那铺张的激情和才情；我也更会向老歌德致
敬，他耗尽毕生心血写作《浮士德》60年，那真是一个伟
大作家为至美至善而战的最卓越的长度了！

至于说我自己，舒适而松弛的写作状态，永远新鲜
的好奇心，在好玩中保持适度的创作压力——灵感是
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迸发的。于是当我亦步亦趋，记录
并呈现那些充满真实的、新鲜质感的生活细节时，我也
正在成为一个孩子的记忆和话语：“我的妈妈会像狮子
一样吼叫，也会像绵羊一样温柔”——我们不得不说，
是真正的生活，而并不是艺术让一个女人变得丰富和
好玩儿了。

儿童文学似轻非轻
□刚 夫

儿童文学的“重”与“轻”
本期话题：


